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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了解的职业教育

差生才会上职校？
“唉，我在职校。”
周宁还记得，刚入学的几个月，他

经常天没亮就醒了。睁开眼，巨大的落
差感席卷而来，提醒他正身处一所职业
学校。许多人认为这里是“差生”才会
来的地方。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新修订的职业
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但现
实中，把“分流”看作“筛选”，将“分类”
视为“分层”的观念依旧存在，受其影响
的不乏职校生本身。

难以撕掉的“差生”标签背后，有与
名校失之交臂的遗憾，有早早步入社会
的成熟，有靠技能吃饭的满足，也有继
续升学路上的迷茫。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 年，中等职
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招生650.69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高等职
业院校（含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连续 4
年超过普通本科。

这个春天会是职校生的“春天”吗？

分流：哪些孩子读职校？

什么样的孩子会上职校？一个刻
板的回答是：没考上高中、大学。随之
而来的通常还有“差生”的标签。

周宁不认为自己是“差生”。他来
自黑龙江的一个县城，父亲从小对他严
格教育。高考前，周宁一直“很顺”：以
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当地的重
点高中，在高中获得了去武汉一所

“211”大学集训的机会。
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达线，周

宁就能被这所大学定向录取。家人和
教练都认为他有能力、够努力，能顺利
考上。专业成绩公布那天，他和父母
去了乡下爷爷家吃饭。路上，母亲已
经开始盘算，过几天要去省城买几条
新裙子，“等我大儿子考上大学，办升
学宴穿。”

正当爷爷奶奶讨论武汉天气有多
热，周宁看到了教练发来的消息。“他说

‘很遗憾’。我一开始还有点懵，给他发
了个问号，然后脑子‘啪’一下，一片空
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他一个人冲
进稻田，大哭。

差0.93分。周宁认为自己努力了，
甚至可以说已经尽力了，身边人都很清
楚，这才是最难受的。第二年，他换了
另一所学校，再次全身心投入训练，结
果还是差了0.12分，最终只能以高考成
绩填报志愿，上了北京一所职业学校。

进入同一所职校，有人出于更主动
的选择。刘一乐是周宁现在的同学，高
考分数过了本科线，足够投档到山西老
家的本科院校，但他一心想去北京。

“也是机缘巧合。”高中时，刘一乐
在北京认识了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副
总裁。两人互通信件，对方耐心解答了
刘一乐对未来的许多困惑，还表示欢迎
他来北京，加入他所在的企业。“这成了
我决策的百分百动力。”刘一乐说，填报
这所职业学校，就是因为它和那家企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

对于“为什么上职校”的问题，还
有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回答：有人初二
大病一场，住院几个月，成绩大跌，进了
中职；还有人因为非本地户籍，同样的
分数，别人能上普高，她上了技校。当
然，也有孩子坦诚地说，自控力不强，

“玩嗨了。”

偏见：在职校就是“混”？

“比较水，比较乱。”入学前，张鑫对
职校的印象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念的
是宁夏一所高职院校的“3+2”——中职
3年，高职2年，毕业拿专科文凭。初中
成绩处于中上游，张鑫说他属于“玩嗨
了”的类型，“疫情防控期间在家上网
课，自制力不行。”

“分流”之后，张鑫觉得和上了普通
高中的同学不再是“一路人”。从亲戚们
的言辞中，他感觉自己“比别人低一些”。

“确实有部分学生没有兴趣学习，
只想混个毕业证。”张鑫的老师李川教
过的高职生里，有从中职升学的，也有
从普高考来的。在他看来，职校生有自
己的特点：相对而言，部分孩子学习耐
性确实有所欠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没
有那么快，但他们思维活跃，有表现欲，
动手能力更强。

“我带的学生里，创业比较成功的
几个都是中职上来的。”李川说，“他们
如果能扎实接受打磨，往往更清楚自己
缺什么，从而进行规划。”

高职二年级的赵力就是一个例
子。他在中职的专业是餐饮服务，抱着

“就业调查”的心态，他进过餐厅，去过
工地，也当过收银员。赵力发现，以中
职阶段的专业技能和学历水平，能找到
的工作都不太理想。“做餐饮实在太
累。在工地，十七八岁，没有经验，体力
也跟不上，只能做每天一两百元的小
工，至少要干两年学徒才能做大工。”

“我中职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上
流水线或者打零工。”赵力明确了要念
高职、换专业的想法。他还发现，自己
感兴趣的动漫专业，在县城老家几乎没
有相关的工作机会。权衡兴趣和就业
形势，进入高职之后，赵力改选了信息
技术专业。

对张鑫而言，改变发生在拿到中级
电焊证和电工证的时候，也发生在他在
城市绿化队兼职赚到生活费的时候。
现在，他觉得自己比普高的同学更“社
会”。这种社会感并不是有的人眼里，
中职学生成天抽烟、喝酒、打架那种“混
社会”，而是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
么的成熟。“已经有上了普高的同学向

我咨询我们学校了，说不定以后又会走
到一起。”

进厂：好的实习是怎样的？

李奕再也不想进厂了。毕业临近，
没有人再提起去年戛然而止的实习，那
些曾经与毕业挂钩、“非吃不可的苦”好
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实习是职校教学的重要环节。去
年2月，在湖北一所中职学校念农艺专
业的李奕被安排去了一家电子厂实习，
吃住都在厂里。

刚上岗就遇到了夜班。晚上 7 点
半，李奕穿好无尘服，戴上手套、指套，
打卡上班。流水线上，一块手机屏被传
送到面前，他把这件半成品拿到一米来
宽的工作台，单手操作机械臂吸附住屏
幕，让它与一片硬币大小的泡棉在指定
部位贴合，整个过程不超过 10 秒。这
道“泡棉贴附”工序完成后，手机屏被放
回传送带，去往下一站。

凌晨 3 点左右是最难熬的时候。
李奕感觉眼皮像灌了铅，五脏六腑都在
往下坠，身体却轻飘飘的，使不上劲。
但他不能松懈，贴合误差超过0.03厘米
的产品会被定为“不良”，漏贴更是会影
响后面全部的工序。虽然可以先把来
不及操作的产品放在一边，但堆积和

“不良”多了，难免被组长责骂。
早上 7 点 44 分，打卡下班，产量

5400件。这意味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李
奕一个班次至少重复了5400次。李奕
记得，同年级还有一批护理专业的学生
被送去另一家电子厂。

“这是正常的吗？”李奕不知道这样
的实习有什么意义。他甚至到现在都
不清楚，当时做的“泡棉贴附”在手机里
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曾向老师和业务
主管提出异议，得到的回复总是“坚持、
吃苦耐劳”。

2022年初，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修
订后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
管理划出了底线和红线。

同样是“进厂”，毕业于深圳一所技
校的陈晟体验则完全不同。实习前，学
校与合作企业组织了一场双选会。学
电气自动化的陈晟认为新能源是一片

蓝海，选择了一家主营新能源汽车换电
技术研发和使用的公司。从在设备工厂
看电路图、组装主控柜，到去换电站现场
维护，他用不到6年的时间完成了实习、
留用和晋升，成为一名管理人员。

提升：多高的学历才够用？

春季，各地职教高考和专升本考试
陆续展开。李奕说，他的同学几乎都报
名参加了职教高考。

教育部 2022 年 2 月的新闻发布会
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提
出，推进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以
就 业 为 导 向 ”转 为“ 就 业 与 升 学 并
重”。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 年，全国
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
（专科）和本科继续学习。河南一所中
职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他带的学生
升学率大约在70%。

在高职阶段，一些职校老师对于近
几年专升本热潮的感受也很明显。今
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发
言人表示，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
的同时，现在每年也有接近1/5的学生
实现升学深造。

一位执教近 10 年的高职老师回
忆，大概从2018级（2021年毕业）开始，
向她咨询专升本信息的学生明显增
多。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对专升本
进行统一宣传、统一规划、统一报名。

“以前都是要自己去打听，自己报名。”
背后是社会因素和个人选择的交

织。考虑到家庭负担，杨婉本来不打算
专升本。教育部2022年发布的《中国职
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杨婉的父母靠种苹果树供她和两
个弟弟念书。专科期间，助学贷款和兼
职收入基本可以覆盖她在公办学校的
学杂费。如果专升本，由于专业等方面
的限制，她能选择的只有每年学费相对
较高的民办本科，“压力太大了。”

“当时专升本成绩通过了，工作也找
好了，在一所中职学校的团委做行政，就
是二选一。”杨婉说，她想到，自己获得的
并不是有编制的岗位，“随时可以把你换
掉，有编制的（岗位）至少要本科学历。”

杨婉还是选择了继续提升学历，后
来还考过了一所“211”大学的函授本
科。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学历
越高，选择空间越大，上升渠道也更宽。”

专升本到同一所学校的贺帅打算
考研。他想考去江浙地区，学习走在第
一梯队的电商知识，把家里的调料批发
生意做大。

还有一些工科类的学生，掌握了技
术，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大部分人
都想继续提升学历。在他们的讲述中，

“门槛”“敲门砖”这类词汇被反复提起。
2021 年 10 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
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张鑫所在的学校正在申请由职业
专科转设为职业本科。未来或许可以
直接拿到本科文凭，他在喜悦之余也有
一些担忧。“它（职业本科）以后会不会
又成了比大专好一点、比普通本科差一
点的东西呢？”（文中周宁、刘一乐、张
鑫、李川、赵力、李奕、陈晟、杨婉和贺帅
为化名）

（据人民网）

实训课上的职校生。人民网记者 黄 钰 摄


